
]膛隐在时光中的巴黎旧梦
乔瓦尼·博尔迪尼的艺术活动与风格 黄凌子

内容摘要：意籍画家乔瓦尼·博尔迪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

法国最出色的肖像画家之一：在成为肖像画家之前，博尔迪

尼从意大利移居法国，曾尝试过多种题材的绘画。本文将从

博尔迪尼的个人境遇出发，对其生平经历和艺术活动进行梳

理，追溯其绘画题材和风格的演变过程，：同时，并对这一时

期画家、赞助人、市场和大众间的关系进行考量，借此从一

个侧面还原世纪之交巴黎画坛纷繁多元的文化面貌。

关键词：博尔迪尼“美好时代”艺术环境风格探索自我定位

思潮跌宕、流派纷呈．激进的先锋艺术风起云涌，对传统

的反叛与对艺术公共语汇消解的浪涛已经席卷了整个法国巴黎

i田j坛——这似乎是经典的艺术史文本勾画⋯的19世纪末20世纪

初巴黎的艺术景观。毫无疑问，艺术史总是在被“史实”本身

以及“艺术史文本”进行着双重建构，有意无意的遗忘与遮蔽

现象本身也成为艺术史一个绕不开的话题。l 9世纪末20世纪初

的巴黎i田i坛正浸润于“美好时代”(La Belle Epoque)¨1的氛

围里．传统与现代、世俗趣味与精英主义、承传中的延异与激

进中的反叛并存与交织，但经典的艺术史文本则强化凸鼹了后

者，一些现象及人物在艺术史文本的构建中被遗忘和遮蔽了。

当时，活跃于巴黎j亩j坛并受众多崇拜者追捧的意籍画家

乔瓦尼博尔迪尼(Giovanni Boldini，1842一1931)就是一位

被“史”冷落了的艺术家，其生前的名利双收与生后名誉的大

起大落形成了巨大落差。本文将对博尔迪尼的艺术生涯进行

论述，并对其绘画风格的形成和演变进行分析，试图再现这

位集成就与争议于一身的艺术家的“昔日荣光”。令我们得以

穿越时光的烟波，窥探到隐藏于由“天才艺术家们”构建的艺

术史背后，那些曾被历史遗忘的“大师”的风采。同时，也借

此从一个侧面了解世纪之交巴黎j画坛多元的面貌，尽可能地

还原当时更为真实和全面的艺术景观。

环境转换：从佛罗伦萨到巴黎

纵观博尔迪尼一生的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他在以“社会

肖像画”抵达事业巅峰之前，其早期创作的风俗I田I、风景画

和人物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诚如他在总结自己的

艺术生涯时提道：“在我完全投身于肖像j宙i之前，我尝试过

各种类型的绘l田i。”忙。画家个人风格的形成和演变并非单纯

“断裂式”的创新和突变，而是受到人际遇、社会背景和时代

潮流的影响。对于博尔迪尼而言，随着生活空间的转移、创

作环境和市场需求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其在绘J田j类型与风

格上的演变以及自我定位的探索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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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12月31日，博尔迪尼年m生于意大利费拉拉，他

在幼年时期受到l田i家父亲安东尼·博尔迪尼的影响和启蒙，并

经常⋯人于当地嘲家的T作室，为上层名流和贵族绘制肖像

I画¨o。1862年，博尔迪尼进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学习，研习

古典、严谨的写实技法 他常去米开朗琪罗咖啡馆，那里聚

集了---ftt被称为“马基亚伊奥利画派”的J田i家，他们受巴比松

I田|派的影响，反对学院派的传统，聚焦于外光，热衷对景写

生，力求以写实手法表现自然的外貌H o，他们对博尔迪尼这

一时期的绘iIIji题材和技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佛罗伦萨期间，博尔迪尼创作了大量以贵族阶层的家

庭成员和马基亚伊奥利l田i派j田i家为描绘对象的肖像j田i及风景

JⅢ-。与学院派推崇展现人物古典美和理想美不同，博尔迪尼响

应了波德莱尔在《1859年沙龙》中的言论——“如果你注意对

事物的仔细观察，会发现在肖像画中没有无关紧要的元素：手

势、表情、衣服甚至装饰，一切元素都是为了展示人物而服务

的。”5 J注重对人物姿态的刻JⅢ．，其创新之处在于将描绘对象

置于日常生活的环境中，令人物呈现出自然、舒适和放松的姿

态。其巾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迪耶格-马尔特肖像》(portrait

of Diego Martelli，图1)⋯。。向面中马尔特以随意的姿势坐

于地板上，双腿交叉，背部微驼，呈现出放松自如的状态：

1867年，借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之机，博尔迪尼随英国

商人福尔克纳到达巴黎游览。在博览会上，博尔迪尼欣赏到

法国风景画家柯罗的作品，并被其自由个性的画风深深吸

引。同时，他还结识了德加、两斯莱、莫奈等印象派i田i家，

并参观了库尔贝、马奈等人的阎j展⋯。此次巴黎之旅不仅给

图T博尔迪尼迪耶格·马尔特肖像14 8X T9厘米1865佛罗伦萨皮蒂宫现代艺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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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他艺术灵感上的启发，也促使他对自身的创作环境进行了

重新思考。博尔迪尼在写给朋友的信件中谈道：

“对我而言，佛罗伦萨像是郊外的村庄，这令我感到十分

无趣以至于不愿再这么待下去⋯⋯我留在这里唯一思考的就

是我将如何去到巴黎并且为此做好准备。”¨o

此时的意大利已经丧失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欧洲画坛的

主导地位，缺少全国性的艺术中心。虽然罗马仍旧吸引着年

轻的欧洲艺术家去学习古典主义的传统技法和临摹古代大师

的佳作．但并没有为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究其

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家缺乏政治上的统一。19世纪中叶，意

大利内部的各个区之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艺术家们既

加入官方学院组织也因共同爱好集结于非官方组织中。即使

意大利于1 859年至1861年间最终实现统一后，也难以有一

个城市如巴黎和伦敦那样，吸引当代艺术家聚集与此。这种

“艺术中心”的缺乏直接导致两个后果：第一，从画家群体内

部看，意大利本土画家们缺少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沟通的空

间，有关国外艺术发展状况的信息亦难以传人，新的观念时

常被忽视和遗忘。第二，缺乏可与巴黎沙龙相比的国家级展

示平台。展览为艺术家和大众提供宣传和展示的场所，同时

也是国家信息和文化传播与讨论的地方，因此从画家群体和

市场关系来看，平台的缺失使得画家的作品难以被公众和市

场广泛认可和接纳。虽然意大利人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尝试

恢复国家在艺术上的中心地位，例如在本国举办大规模的绘

画展览旧1、赞助人为展览提供赞助并给予作品售卖的机会，

但其成效微乎其微。这一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们虽然在展览

中积极展示个人成就，却并未形成统一的画派和风格。

新一代意大利艺术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国内获得声

誉，成为上层贵族认可的“画匠”，而是开始追求自己的作

品能被大众广泛接受，成为工业社会中重要的艺术力量。此

时，与意大利画坛衰败混乱的局面相比，巴黎成了各国艺术

家竞相前往的圣地。因此，大量意籍画家离开家乡，前往巴

黎寻求艺术发展的机会。

博尔迪尼正是这个潮流中从意大利“移民”到法国的画家

之一。在动身前往巴黎的前一年，受到福尔克纳的朋友、英

国人康沃利斯·韦斯勒的邀请，博尔迪尼到达伦敦并在那里度

过整个夏天。在伦敦期间，他观看了一些当地的画展，欣赏

到大量精美的画作。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件中毫不掩饰对法国

历史画家让·路易·欧内斯特·梅索尼埃和比利时画家阿尔弗雷德

·史蒂文斯画风的喜爱¨“。此二人尤擅历史、时装题材的绘

画，并关注画面细节处的精致处理，这恰好与博尔迪尼在这一

时期的艺术趣味相契合。在伦敦，博尔迪尼接受大批订件，并

以小尺幅的肖像画取得一定成功，但于他而言，伦敦并不是终

极目标，隔岸的巴黎才是最初的梦想和极致的诱惑。

探索与成功：从风俗画到肖像画的转型

博尔迪尼于1871年10月末抵达巴黎，居住在皮嘉尔广场

11号的画室中。为快速获得经济收益，他与画商阿道夫·古比

尔建立联系，绘制了一批符合当时市场趣味的风俗画。博尔

迪尼的风俗画按照时间和题材来分，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

图2博尔迪尼平静的日子布面油彩36 2 X27 4厘米1875美国克拉克艺术馆藏

类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早期至中期，主要以着装人物为展现

主体。其中，举止优雅的男女成为描绘频次最高的对象，人

物身着】8世纪流行样式的服饰，置身于洛可可式的复古环境

中。第二类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描绘巴黎现代都

市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同印象派画家一样，博尔迪尼

醉心于描绘经奥斯曼改造后的巴黎街景，关注咖啡馆和剧院

等娱乐场所中的公共生活，既是“美好时代”巴黎生活的热情

体验者，也是忠实的记录者。

博尔迪尼的第一类风俗画带有“虚构性”特征。究其原

因，第一是受到当时法国社会复古潮流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

的偏爱，带有“华托式”风格的风俗画十分畅销，是初到巴黎

的博尔迪尼为满足生存做出的选择。第二则可由他初到巴黎

的境遇加以推测。博尔迪尼在佛罗伦萨创作的肖像画多以其

朋友和艺术团体中的成员为描绘对象，绘画内容也由他们指定

或建议，但作为刚完成生活环境转变的外籍画家，初来乍到的

博尔迪尼在巴黎略显孤立，他尚未加入任何艺术团体，也无师

友的指导和建议。[I¨并且他此时的名气还不足以吸引足够多

的社会名流与顾客，因此并未创作出具有代表性的肖像画，他

风俗画中的人物多以其情人贝尔特为原型，在技法上受到梅索

里埃和佛尔图尼的影响，关注细节，注重笔触的运用。

但这样具有“虚构性”的风俗画只是博尔迪尼阶段性的

尝试和获取财富的策略性选择，当他在巴黎的生活逐步趋于

稳定之后，便迅速迈开了探索的步伐，开拓了新的题材和绘

画方式。例如在博尔迪尼于1875年创作的《平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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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ful Days，图2)中，画家同样以贝尔特为模特，但画

面内容展现的是19世纪法国女人日常家庭生活的场面，画中

的贝尔特也穿上了更为贴近时尚的衣服，姿态更为舒展和随

意，摆脱了早期复古风俗画中的“人为化”痕迹。

70年代中期以后，博尔迪尼逐渐将目光投向更为生动的

巴黎现代生活，主要有巴黎街景和都市夜生活两种题材。在

街景题材的作品中，与莫奈和毕沙罗沉迷于光与大气，描绘

模糊的、意义不明的街景，以及卡耶博特通过更为冷静的“一

瞥”捕捉都市生活的一隅不同¨“，博尔迪尼善于截取拓展后

的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生活片段，其侧重点在于把握现代

大都市生活的节奏和脉动。此类绘画具有一定的“情节性”特

质，街道是承载故事的公共场所，而运动中的人物、动物和交

通工具以及各个元素问的互动性是其关注的重心。例如其作

品《过街》(Crossing the Street)，朱莉·柯莱特在其评论中描

述道：“博尔迪尼展示了皮加勒广场的一角，一名乘坐出租马

车的花花公子正探身出窗外，目光追随一名过街的妓女。她裙

舞飞扬，手捧着一束鲜花。”在此幅中，风流公子偷窥的目光

和女子从容的面容、年轻女子的轻盈和佝偻老妇的迟缓形成

对比，使画面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和互动性。博尔迪尼用其惯用

的迅疾笔触使画面洋溢着一种动感，而背景中正在行驶的马

车与女子身后穿街而过的黑色小狗则强化了这种动感。

以夜生活题材的作品主要以剧院、夜总会、音乐厅和咖啡

馆为描绘场景，音乐家、舞者和咖啡馆中的人群为描绘对象。

此类绘画从题材、构图和视角的选取上都受到德加的影响。

当梅索里埃和佛尔图尼引导博尔迪尼对风俗画进行探

的同时，马基亚伊奥利画派对外光的研究也持续影响着博

迪尼的兴趣。此外，这一时期恰好是印象派的盛期，风景

在市场上流行，对市场有着敏锐嗅觉的博尔迪尼自然不

错过对这一流行题材的尝试。虽然他并不能被归为印象派

家，但在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明确个人定位之前，为了

足市场需求和实现自我突破，他也和当时的印象派画家一

进行着户外作画的实验性尝试。

1872年至1879年间，博尔迪尼游历于塞纳河岸和诺曼底

区，创作了一批风景画。这些画作具有不同的风格，在尺幅

有大有小，在内容上既有描绘户外娱乐休闲活动和假日生活

“叙事型”风景面，也有更为纯粹的风景画。在第一种类型

风景画中，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时常出现于同一画面。在《

中漫步》(The Morning Stroll)中，弥漫着灰色云彩的天空

下，画面左侧的农民家庭正忙于劳作，与之相对的是沿小道

着阳伞徐行的资产阶级年轻女子，一幅之中，兼具米勒式的

实主义关怀和对资产阶级现代生活片段的捕捉。第二类风景

中叙事性元素则明显减少，例如完成于1 873年的《贡布拉的

道》(Highway of Combes—la—Ville，图3)，此幅作品与画家

时期其他作品相比尺幅较大，且完全在外光下完成，描绘了

夏巴黎郊外的场景，注重对自然光线明暗变化的刻画。

80年代中期，博尔迪尼迁至位于贝尔特大街41号的工

室并开始了全新的尝试，他将关注点回归到其房屋和工作

内部，创作了一系列以此为背景的绘画。对室内环境的兴趣

固3博尔迪尼贡布拉的大道布面油彩69 2x101 4厘米1873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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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可以追踪到其佛罗伦萨时期对肖像画的背景描绘中。这一

时期，他再次将其工作室作为展示空间，描绘来访的客人，以

及摆设于其中的物件。至80年代末期，人物肖像逐渐消失在博

尔迪尼此类题材的绘画中，他更多地投入到对环境本身以及置

于其中的物品的描绘上。在《桌子和画室的一角》(Table and

a Comer of the Studio)中，他采用了德加善用的上升视角，精

心描绘了Et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如信件、画笔和瓶子等。

职业生涯的巅峰：社会肖像画大师

19世纪末，巴黎公众对历史画和“叙事性”绘画的兴趣逐

渐减弱，符合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社会肖像画”逐渐兴起

与发展。这类绘画的流行首先根植于19世纪的肖像画传统地

位。根据19世纪初期发展出的绘画类型的等级顺序，肖像画

次于历史画，排在第二位。、1引但从数量上看，伴随大革命而

来的中产阶级阵容的扩大为肖像画市场注人了新的活力，肖

像画成为绘画类型中需求量最大的一种。整个19世纪，在不

同时期和不同流派交替的背景下，不管肖像画的风格和基调

出现何种演变和发展，它都在艺术市场中占据一定的份额。

在世纪末，尽管来自摄影的竞争Et渐激烈，肖像画在具象画

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肖像画水平被一些画家视为专业评判的

尺度，一些并非主攻肖像画的画家也时常在肖像画方面进行

着实验性的探索。其次，“社会肖像画”的兴盛及其艺术趣味

和风格上的改变最直接地受到赞助人和顾主的影响。这一时

期的法国，“社会”的概念和结构发生着重要变化。具体而

言，新兴的资产阶级推翻了传统贵族阶级的统治，并迅速掌

握了经济大权，成为社会生活的实际主导。但是，这一“新阶

层”却对昔日贵族们的优雅品位保持着崇尚的态度，甚至有意

模仿贵族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他们渴望由此引领上流社会的

新风尚。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说道：

“欧洲的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资产与价值观的崇尚态度，

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在对贵族精神的弘扬上作用显著。作为

一个有着悠久贵族统治历史的民族，贵族地位身份的高度与

王权专职的不可动摇，决定论金钱不可能成为人们追求的唯

一荣耀。工商业资产阶级虽有客观的金钱，却缺乏社会对这

一阶层的尊敬。其结果必导致有大量的公民珍惜精神享受，

并推崇制造精神产品的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闲散的贵族

乐意亲近知识，推崇艺术；渴望获得身份与地位的人意识

到，自身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多寡，高尚的情趣更

可使他们得到财富之外的荣誉，也会在政界之外为自己创造

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41

在绘画领域，资产阶级们将目光投向了作为昔Et贵族专

属品的肖像画，并将这种绘画引入到日常家居装饰当中，作为

身份的象征和炫耀的标签。因此，顺应社会风尚的“社会肖像

画”备受新贵们的青睐和追捧，在市场中销量极佳。艺术家、

赞助人、大众和市场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而心照不宣的依存关

系：一方面，新贵们通过将风格优雅的肖像画呈现在家庭或公

共空间中以实现对自身形象的“美化”。而另一方面，肖像画

家们主动地与市场和大众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使肖像画在

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实现自身经济和名誉上的双丰收。

再者，从画家群体内部因素看，肖像画家为获取名利所积

极采取的一些策略和行动也从侧面推动了“社会肖像画”的发

展。从19世纪末开始，各类国际性展览在欧美重要城市相继举

办，社会肖像画家是这些展览的活跃群体，他们在先锋派和官

方团体之间游走自如，除了参与传统的官方组织发起的展览

外，也会在国际性展览、私人画廊、博览会中展出作品以扩大

影响。此外，肖像画家也通过在巡展过程中收获奖项、在销售

过程中提价等手段来抬高肖像画的市场价值，提升名气。¨57

“社会肖像画”的流行以及市场和赞助人的影响加快了肖

像艺术在风格上革新的脚步。绘画内容是否符合过去沙龙展

览式的优雅和伟大并不是“新阶层”关注的重点，相比之下，

赏心悦目的视觉作品更符合他们的收藏趣味。因此，绘画不

再拘泥于宏大的场面形式和静穆的历史文学体裁，崇高的风

范与内涵逐渐让位给多样化和自由化的风格，在历史画和叙

事性绘画日渐式微的同时，肖像画焕发出崭新的生机。

在巴黎生活的早期，初涉法国画坛的博尔迪尼考虑的重

心是如何与画商建立联系和出售作品，以保证温饱和在收藏

圈中赚得名气。通过一系列绘画实践和对多种题材的尝试，

博尔迪尼逐渐探索出独特的艺术语汇和个人定位。

1880年和1881年，博尔迪尼相继向沙龙展提交作品，从

作品类型看，他逐步回归到了肖像画创作。以其送往1880年

沙龙展的作品《亚马逊》(The Amazon)为例，这一时期的

肖像画还处于尝试性阶段，并未形成明显的个人风格，其中

不难看出他从不同画家那里汲取的灵感。这件大尺幅作品以

当时著名的女演员爱丽丝·雷诺为模特，画家将其描绘为时

髦的骑马女子，正侧身骑在褐灰色毛皮的骏马之上，一旁有

活泼可爱的小狗跟随。博尔迪尼以细腻精准的笔法刻画人物

和动物的情态，质感粗糙的地面、背景中细长秃枝的早春树

木和乌云密布的天空则以厚稠而快速的笔法涂写。此画令人

联想到雷诺阿的《布诺涅森林骑马》(Riding in the Bois de

Boulogne)。两幅在构图、对中央马匹的用色和姿态刻画上极

为相似，只是雷诺阿作品中的白色小马在博尔迪尼的画中被

替换为白色的宠物小狗。而此画的题材和对细节的处理手法

则延续了梅索里埃历史风俗画的典型风格。

博尔迪尼肖像画风格的转变以其1880年的荷兰之旅为分

水岭。在荷兰，他欣赏到17世纪肖像画大师弗朗士r哈尔斯的

作品，由此启发了他肖像画创作的新阶段。博尔迪尼于1881年

沙龙中展出的作品《加布里埃尔·拉斯蒂伯爵夫人》(portrait

of Countess Gabrielle de Rasty)¨叫创作于1 880年9月，即他从

荷兰归来以后。从这件作品中得以窥见博尔迪尼风格上的转

变和革新，与《亚马逊》相比，此幅在手法上更为自由和大

胆。在沙龙展亮相之后，这件作品因其过度的精致文雅一度

被评论家称为“手法的滥用”Ⅲ’。但同时，此画令博尔迪尼

第一次以“社会肖像画家”的身份受到赞誉，他被评价为能够

绘制出“所有美丽的社会女性梦寐以求”的形象。¨引

在受到评论家的鼓励之后，博尔迪尼在此后一段时期内

继续进行着肖像画的创作，其中既有为参加国际展览所绘的

名人肖像，也有以朋友为模特的更为私人的肖像。对于博尔

迪尼而言，“社会肖像画”是其进入市场、收获名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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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其编织社交网络的媒介，他对于描绘对象的选择来源于

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订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则响应了波德

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的言论，即“现代生活”中的艺

术家都应用笔表现他所处的时代。博尔迪尼把握着时代的脉

搏，紧随19世纪巴黎的时尚脚步，将对象刻画成身着时尚服饰

的现代“巴黎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所塑造的是“时代

的典型形象”，是对一种“类型”的概括。这些画作的共同特

点是运用流动性的笔触来描绘人物，通过人物躯干和头部扭

转的姿态来展现其运动性，以暗示非凡的活力和动感。

90年代伊始，博尔迪尼对人物姿势、构图和色彩的调和开

始了更为大胆的尝试，新的特点在他之后二十年问的作品中

反复显现，并汇聚成其肖像画的典型风格。与古典肖像画中

蕴含的典雅、平衡和优雅的审美趣味不同，博尔迪尼试图用更

具现代性的语汇打破学院派艺术人为和矫饰的规范，冲破理

性的束缚，以呈现肖像画的新面貌。运动感和即兴感是他肖

像画风格的鲜明特点，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人物呈现出夸张

扭曲的动态，躯体被拉长，呈现s形。在面对画面背景的处理

时，学院派画家习惯于将人物安排在装饰精美、陈设讲究的室

内环境中；印象派画家则将笔下的人物还原到其具体生活的

情境里，如雨天的街道、洒满阳光的花园、排练的舞蹈教室、

或是温馨的家中；其他同时代的肖像画家如阿尔弗兰德·斯蒂

芬斯(Alfred Stevens，1823--1906)、詹姆斯·缇索(James

Tissot，1836--1920)和保罗-海卢(Paul Crsar Helleu，1859—

1927)等人喜欢以熟悉的人物和环境为对象。博尔迪尼则更

为大胆简率，在背景中以平滑流畅的笔触展现微妙的色调对

比，与前景人物的细腻刻画形成虚与实、简与繁的对比。

1889年，博尔迪尼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他在此次展览中

共展出12件作品，令他在法国本土和国际评论圈中的名气大

增，被誉为“本时代最有才华的画家之一”和“具有高价值的

肖像画家”。本次展览的成功更加坚定了博尔迪尼未来继续从

事肖像画创作的决心。在缺席了沙龙展8年之后，博尔迪尼重

新开始在国家美术协会沙龙¨州中展出肖像画，并成为该沙龙

的固定成员。这一时期，博尔迪尼的工作室门庭若市，欧美社

会名流竞相造访，纷纷以拥有博尔迪尼的肖像画作品为豪。

当“美好时代”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炮火声骤然

终结之时，乔瓦尼·博尔迪尼的艺术生涯也几乎走到尽头。世

界以匆匆的步伐迈向全新的时代，曾经流行于上流社会的时

髦、雅致的“社会肖像画”随着先锋派审美趣味的到来而逐渐

衰落。同时，由于博尔迪尼肖像画中流露出的世俗性，及对

感官愉悦最大化的追求，令评论界一直以来对其褒贬不一，

讽刺画家乔治-吉萨将他评价为“时代的画家”，席格却对他

嗤之以鼻，称其为“天下无双的蠕动之父和肖像画的花边学

派”‘20。。由于声誉的大起大落，博尔迪尼逐渐被排除在19世

纪西方美术史的大师行列之外，甚至被后人遗忘。

从佛罗伦萨到巴黎，博尔迪尼是当时少数几个在巴黎享

有较高知名度和财富的意大利画家之一。起初，他为了融入巴

黎艺术圈和获得市场的认可，迅速选择了具有洛可可复古情调

的风俗画，但随着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知名度的提高，他开始尝

试其他题材的绘画，并逐渐发展出独立的艺术风格，最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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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绘画实践，以“社会肖像画家”的身份获得巨大成功，

成为“美好时代”巴黎画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巴黎的实践

表明，画家在其职业生涯中做出的选择和其事业的发展往往与

艺术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诚然，从艺术格调和技法上来

看，博尔迪尼或许不能被称为“美好时代”最出色的画家，但

他的确是世纪之交巴黎画坛和艺术市场中的独特景观，也给我

们提供了一个观看19世纪法国艺术全景的独特角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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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迪耶格·马尔特是佛罗伦萨的艺术评论家和马基亚伊奥利画派的

支持者。

【7]Sarah Lees，GiovanniBoldini in Impressionnist Paris，Sterling&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2010，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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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一时期在佛罗伦萨举办的两个重要展览是National Ex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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